
读书人、写书人、卖书人、编书人的朋友

全 国 数 字 出 版 转 型 示 范 单 位全 国 数 字 出 版 转 型 示 范 单 位

安徽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主管主办主管主办

安 徽 人 的 生 活 指 南

读书人、写书人、卖书人、编书人的朋友

全 国 数 字 出 版 转 型 示 范 单 位全 国 数 字 出 版 转 型 示 范 单 位

安徽出版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62
邮发代号25-50

20252025..1111..2929
星期六星期六 乙巳年十月初十乙巳年十月初十

今日今日44版版 第第89458945期期

安 徽 人 的 生 活 指 南

编辑江亚萍 版式阮进 校对刘军

王笛：阅读开拓视野 加深思考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阅读史？比如早期阅读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王笛：小时候在成都，街头连环画铺是我阅读的

起点。一分钱租一本，几分钱就能度过好几个小时。

那时最爱《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也痴迷于《岳

飞》《杨家将》和《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父亲教我唐诗

宋词，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让我第一次向往世外生

活。我记得读的第一本字书是高玉宝的《我要读

书》。“文革”开始，我9岁，停课期间，在“读书无用论”

盛行的年代，平时闲而无聊，就想找书来读。我曾和

小伙伴翻窗进入省文联的书库偷书看。中学时代是

我真正爱上阅读的时期，我和四位好友经常交换书

籍，一起读完了原版四大名著，也沉迷于普希金、托尔

斯泰等苏俄文学。那时背诵的唐诗宋词，至今仍记忆

犹新。这段艰难的阅读之路，塑造了我的一生。

记者：不同阶段您的读书各有何特点？

王笛：在大学期间主要是阅读历史研究专业的

书，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很少阅读小说和文学作品，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在美国读博士期间，不过从主

要阅读中文的书到主要阅读西方的历史研究著作。

这个时期，我的阅读范围和兴趣从中国历史逐渐扩

大到欧洲史、美国史和日本史，以及政治学、人类

学。2014年，我右眼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以后，医

生告诫要保护眼睛，于是我转向听书，这下一发不可

收拾，我的阅读量比过去增加了几倍，因为我每天能

够把睡觉前后、做家务、散步、旅行等的时间利用来

听书。我的读书范围也不断地扩大，从历史的专业

书籍发展到文学、哲学作品，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

的，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从“三言二拍”到张爱玲的全

部作品，从罗素到韩炳哲。这些年我阅读关于中国

的非虚构作品和小说特别多，这些阅读一方面为了

消遣，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从那里

可以看到很多专业著作里边看不到的东西。

记者：阅读在您的史学研究和写作中起到怎样

的作用？

王笛：我觉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曾经在

《历史的微声》那本书里边说道：如果一个学者对阅

读失掉了兴趣，那么他的学术生命就到头了。为什

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要与学术界的发

展与时俱进，了解当前国际国内的学术研究发展，否

则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只能是

闭门造车。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现存的研究

进行学术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而这种学术对话一

定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的。阅读可以开拓自己的

视野，也可以加深自己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没有认

真阅读的话，很难想象能够与同行进行有效的学术

交流。阅读不仅仅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同时也是通

过阅读别人的作品，来加深自己的思考，从别人的研

究那里得到启发。而且我阅读的时候，除了从别人

所讨论的问题和使用的资料中接收新的信息，也关

注别人的写作。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写得不好，

为什么不好。总结别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提高

自己的写作和表达能力。

记者：求学道路上，身边有哪些人或书对您产生

了较大影响？

王笛：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完成我的第一

本学术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法国年鉴学派布罗

代尔地中海世界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城市

系统和市场结构研究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在霍普金

斯大学做博士论文以及以后写《茶馆》和《袍哥》期

间，史景迁的故事讲述风格，金茨堡等的微观历史，

改变了我对历史的观察和写作。过去，我是从天空

来观察一个城市，后来进入到城市内部，观察角度的

不同启发了我对历史的新认识。我的博士论文指导

老师罗威廉，是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权威学者，他关于

传统中国城市的研究——包括公共领域的发展，对

我的学术发展有转折性的冲击。在最近二十年，当

我的研究开始从宏大叙事进入日常生活和民众史观

这些问题的时候，詹姆斯·斯科特的人类学、政治学

研究对我的影响最大，他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弱者的

武器”“日常的反抗”“逃避国家统治的艺术”等等，都

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从不同的棱镜来看普通人的

行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历史。

记者：读书讲究方法吗？或请概括一下您的阅

读方法？

王笛：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读书习惯和方

法。我认为，阅读专业书籍和自己研究有关书籍，与

休闲、爱好读书的方法是不同的。比如说在专业书

籍阅读方面，由于研究一个课题所涉及的文献非常

多，所以不可能每一本书都从头到尾读完，而一般采

用的是着重读那些和自己研究课题有关的部分，而

且对自己要引用的或者讨论商榷的内容，随时记录

下来。同时，特别注意这些书的出版信息，包括作

者、出版社、出版年份以及所涉及资料的页码，以作

为征引的注释依据。反之，作为兴趣爱好休闲所阅

读的非虚构和小说，首先是听前面的若干页，如果我

感兴趣，我就会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听完；如果不感兴

趣，就果断地放弃，而开始听下一本书，这些书也不

用做笔记。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王笛：我好多年没有枕边书了。在没有数字化时

代，我一般会有枕边书，每天入睡之前读一读。并没

有什么特殊的标准作为枕边书，一般都是收到的或者

买到的新书，先翻一下，如果不感兴趣就很快放下，如

果喜欢，就陆陆续续放在枕边读完。后来图书数字化

以后，特别是可以听书以后，我几乎不会在床上看书，

而是以听书取代。但是我还是那个习惯，拿到新书以

后，会很快翻一下大概内容。如果我想从头到尾阅读

的话，就尽量去找电子书，然后把它们听完。

记者：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笛：在青少年的时候反复读过《水浒》《三国演

义》，长大以后反复读过的有《红楼梦》等等。在进入

历史研究领域以后，反复阅读的书不是很多。最近

一些年反复听过的书记得有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托克维尔的《论美国

的民主》、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詹姆斯·斯科特

的《六论自发性》和《支配与抵抗艺术》、安德森的《想

象的共同体》以及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等等。

记者：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王笛：现在最突出的阅读习惯就是听书，这样零碎

的业余时间、做家务、散步、出差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了。

而且我无论是读书还是听书，都可以不考虑环境，无论

在多么嘈杂的环境，都不影响我的阅读。所以对我来

说，时间地点和时间多时间少，都不影响我的读书。

记者：最崇拜的作家或学者是谁？

王笛：我是比较反对权威主义的，无论是学术权

威还是政治权威。所以谈不上对谁特别崇拜，如果

说比较喜欢的作家或者学者，我有过直接交往的有

人类学家施坚雅、我的博士导师罗威廉、历史学家史

景迁等，他们都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学者。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学者，在世的或已故

的，您想见到谁？

王笛：我想和卡洛·金茨堡聊一聊，他对我的研

究影响很大，但是关于微观历史的一些看法，我和他

也有某些分歧。我曾经也在电邮上和他进行过讨

论，但是他的年纪太大，也不敢打扰太多。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王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三本书一定要符

合下面几个条件，一是值得反复阅读，二是内容上我

感兴趣，三是部头足够大这样能长期阅读，四是要符

合我目前的阅读口味，五是我一直想读但没有时间

读的书，因此我想带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

史》，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

上学》。 据《中华读书报》

王笛，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席教授


